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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叶派乌里玛与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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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１５０２ 年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国教化奠定了伊朗此后政教关系的

基调ꎬ 什叶派乌里玛力量的增强成为伊朗历史发展的一大趋势ꎮ １９７９ 年的伊

斯兰革命导致伊朗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ꎬ 什叶派乌里玛前所未有地成

为国家的主导者ꎮ 他们践行 “教法学家统治” 的思想ꎬ 创建了法基赫制ꎬ 并

使自身快速官僚化ꎮ １９８９ 年后ꎬ 哈梅内伊一方面动用国家资源ꎬ 确立了宗教

权威ꎻ 另一方面ꎬ 他对经学院和乌里玛进行强有力管理ꎬ 实现了宗教体制和

伊斯兰政权的高度一体化ꎮ 什叶派乌里玛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使得伊斯兰政

权陷入严重的合法性危机ꎬ 也使得自身遭遇了历史上空前的形象危机ꎮ 尽管

如此ꎬ 伊斯兰政权以乌里玛为中介ꎬ 以宗教网络为基础ꎬ 牢固扎根于伊朗社

会ꎬ 依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ꎮ 当前ꎬ 领袖权力的交接既面临着巨大的风险ꎬ
也可能成为伊朗重大变革的契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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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ꎬ 什叶派乌里玛 (Ｕｌａｍａ)① 是理解 １６ 世纪以来伊朗独特历史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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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１５０１ 年以来伊朗政教关系研究” (１７ＢＺＪ００８) 的阶段性成果ꎮ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ꎮ

“Ｕｌａｍａ”ꎬ 又译为乌勒玛、 乌莱玛或欧莱玛ꎬ 为阿拉伯语复数名词ꎬ 原意为学者ꎬ 单数为

“Ａｌｉｍ”ꎮ 它指具有专门宗教知识的伊斯兰学者ꎮ 在伊朗ꎬ 头戴缠头 (波斯语为 “ ｄａｓｔāｒ”ꎬ 英语为

“ｔｕｒｂａｎ”) 是乌里玛的外在标志ꎬ 缠头有黑色和白色两种ꎬ 黑色意味着佩戴者为赛义德 ( “Ｓａｙｙｉｄ”ꎬ
圣裔)ꎮ 在英文著作中ꎬ 常常用源于基督教的 “Ｃｌｅｒｇｙ” 和 “Ｃｌｅｒｉｃ” 指称伊斯兰教中的宗教学者ꎬ 它

们都翻译为 “教士”ꎬ 前者为集合名词ꎬ 后者为单数名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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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关键所在ꎮ 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力量ꎬ 乌里玛深度参与了烟草抗议运动

(１８９１ ~ １８９２ 年)、 立宪革命 (１９０６ ~ １９１１ 年) 和石油国有化运动 (１９５１ ~
１９５３ 年) 等发生在伊朗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ꎮ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的成功使得

以霍梅尼为代表的乌里玛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ꎮ 这场革命彻底改变了伊朗的

政教关系ꎬ 什叶派乌里玛前所未有地成为国家的主导者ꎻ 它也改造了许多悠

久的宗教传统ꎬ 对什叶派及其乌里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ꎮ 至 ２０１９ 年ꎬ 伊斯兰

革命胜利已整整 ４０ 年ꎬ 学术界已对伊朗伊斯兰政权①进行了深入研究ꎬ 但对

什叶派乌里玛的探讨只局限于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等个别宗教权威ꎮ 有鉴于此ꎬ
本文尝试从什叶派乌里玛的整体视角ꎬ 对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演进进行分析和

总结ꎮ

什叶派乌里玛与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源起

１９７９ 年伊朗斯兰政权的建立根植于 １６ 世纪以来伊朗宗教政治的变迁过

程ꎬ 需要以长时段的眼光去理解ꎮ １５０２ 年ꎬ 沙法维王朝 (１５０２ ~ １７２２ 年) 宣

布什叶派为国教既是伊朗历史的分水岭ꎬ 也是什叶派乌里玛命运的转折点ꎮ
自此ꎬ 什叶派伊斯兰教与政治紧密结合ꎬ 对伊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ꎮ 什叶派

的国教化奠定了伊朗此后政教关系的基调ꎬ 创造了乌里玛发挥政治作用的必

要前提ꎬ 进而成为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的逻辑起点ꎮ
沙法维王朝建立之时ꎬ 伊朗是一个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国家ꎮ② 黎巴嫩

和巴林等地的阿拉伯乌里玛受邀来伊朗帮助国王推行什叶派化政策ꎬ 什叶派

乌里玛由此在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强大王权的支持ꎮ 沙法维王朝的国王自视

为什叶派第七任伊玛目的后裔③ꎬ 决定着萨德尔 ( Ｓａｄｒ) 和伊斯兰谢赫

(Ｓｈｅｋｈｉ Ｉｓｌａｍ) 等重要宗教职位的人选ꎬ 使得该王朝呈现出政主教从的鲜明特

征ꎮ 乌里玛普遍被纳入帝国的管理体系ꎬ 成为事实上的雇员ꎮ 国王依托于王

权ꎬ 在和他们的交往中占据着主导地位ꎮ 经历 １００ 多年的发展与传播ꎬ 到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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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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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避免用神权指称 １９７９ 年后的伊朗政体ꎬ 因为所谓的神权实际上是部分人以神的名义进行

统治ꎬ 神权的本质是人的而非神的权力ꎮ
Ａｎｄｒｅｗ Ｊ􀆰 Ｎｅｗｍａｎꎬ Ｓａｆａｖｉｄ Ｉｒａｎ: Ｒｅ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ａ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２４􀆰
Ｈａｍｉｄ Ａｌｇａｒꎬ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ｎꎬ １７８５ － １９０６: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ｌａｍａ ｉｎ ｔｈｅ Ｑａｊａｒ Ｐｅｒｉｏｄ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９ꎬ ｐ􀆰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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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ꎬ 什叶派信仰在伊朗社会已深入人心ꎬ① 什叶派也由阿拉伯人居多转变成

以伊朗人为主体的教派ꎮ② 什叶派乌里玛的规模日益庞大ꎬ 原先不熟悉什叶派

信仰的本土逊尼派乌里玛改信什叶派ꎬ 成为推广这一教派的中坚力量ꎮ 他们

和阿拉伯乌里玛通过婚姻和师徒等关系相融合ꎬ 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乌里玛

阶层ꎮ
１７２２ 年ꎬ 沙法维王朝的崩溃在结束了王权对什叶派乌里玛庇护的同时ꎬ

也为他们独立性的增强创造了条件ꎮ 逊尼派阿富汗人对什叶派的打压和连绵

多年的战乱ꎬ 导致伊朗境内的许多乌里玛前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ꎮ 面对危机ꎬ
乌里玛迫切需要思想变革ꎬ 以应对外来压力和获得经济资源ꎮ 就在脱离伊朗

王权控制的伊拉克圣城ꎬ 什叶派的乌苏勒教法学派 (Ｕｓｕｌｉｓ) 战胜了阿赫巴尔

教法学派 (Ａｋｈｂａｒｉｓ)ꎬ 为乌里玛地位的确立奠定了教义和组织基础ꎮ③ 与此

同时ꎬ 伊朗境内的乌苏勒教法学派乌里玛基本粉碎了苏菲教团ꎬ④ 进一步成为

什叶派内部的首要宗教领导者ꎮ
１７８６ 年卡扎王朝建立后ꎬ 中央政府的相对软弱和反侵略的时代主题对乌

里玛与王权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ꎬ 世俗权威和宗教权威并存的双重结构成

为卡扎王朝的重要特征ꎮ 该王朝带来的相对稳定的环境为什叶派的发展创造

了机遇ꎮ 卡扎人源于游牧部落ꎬ 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ꎬ 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ꎬ
他们迫切需要乌里玛发挥在教育、 司法等领域的作用ꎬ 而乌苏勒学派乌里玛

对于接受政府职位以及与地方政治人物建立联系持开放态度ꎮ 因此ꎬ 当卡扎

王朝在 １８ 世纪末巩固权力的时候ꎬ 乌苏勒教法学派乌里玛确立了宗教领域的

主导权ꎬ 导致出现了两者 “彼此强化的历史过程”ꎮ⑤

伴随着 １８ 世纪后期到 １９ 世纪初从波斯湾到印度次大陆贸易的繁荣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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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ａｉｄ Ａｍｉｒ Ａｒｊｏｍａｎｄꎬ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Ｇ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Ｉｍａｍ: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ꎬ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Ｓｈｉ’ ｉｔｅ Ｉｒａ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ｉｎｇ ｔｏ １８９０ꎬ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４ꎬ
ｐ􀆰 １９１􀆰

Ｓａｉｄ Ａｍｉｒ Ａｒｊｏｍａｎｄꎬ “Ｔｈｅ Ｃｌｅｒｉｃ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Ｓｈｉ’ ｉｔｅ Ｈｉｅｒ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Ｓａｆａｖｉｄ
Ｉｒａ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ꎬ Ｖｏｌ􀆰 ２８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８５ꎬ ｐ􀆰 １８２􀆰

乌苏勒教法学派强调理性ꎬ 赋予乌里玛重要地位ꎬ 阿赫巴尔教法学派则与此相反ꎮ Ｓｅｅ Ｍａｔｅｏ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Ｆａｒｚａｎｅｈꎬ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ｅｒｉｃ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Ｋｈｕｒａｓａｎｉ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１０７􀆰

Ｈａｍｉｄ Ａｌｇａｒ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３８􀆰
Ｍａｎｓｏｏｒ Ｍｏｄｄｅｌꎬ “Ｔｈｅ Ｓｈｉ’ ｉｔｅ Ｕｌａｍ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ｎ”ꎬ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 １５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８６ꎬ ｐ􀆰 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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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逐渐成为乌里玛主要的经济来源ꎮ 到 １９ 世纪ꎬ 随着乌里玛与巴扎和

地主关系的建立ꎬ 乌里玛以收取天课和胡姆斯 ( Ｋｈｕｍｓ)① 等形式ꎬ 前所

未有地享有了脱离王权的独立经济来源ꎮ 无论是卡扎王朝ꎬ 还是后来的巴

列维王朝ꎬ 都无法控制这一以现金形式向什叶派宗教中心集中的资源ꎮ 这

一重大变化使得乌里玛成为拥有稳定而独立经济资源的职业群体ꎬ 也使得

他们同商人、 地主结为牢固的利益共契关系ꎮ 到 １９ 世纪中期ꎬ 巴布教派

的兴起对什叶派正统构成严峻挑战ꎬ 乌里玛和政府对巴布教派的合作镇压

使得国家承认他们为什叶派正统的捍卫者ꎮ １９ 世纪中期以来ꎬ 随着现代

印刷技术的普及化ꎬ 教法著作前所未有地被广泛传播ꎬ 什叶派内部随之出

现以效仿源泉为首的宗教领导力量ꎮ② 这使得宗教界具备了对抗王权的实

力ꎮ 作为对内反专制、 对外反侵略的中坚力量ꎬ 乌里玛与知识分子和商人

结盟ꎬ 领导了 １８９１ ~ １８９２ 年的烟草抗议运动和 １９０６ ~ １９１１ 年的立宪革命ꎮ
烟草抗议运动显示了效仿源泉的巨大能量ꎬ 电报这一现代远程交流手段的

首次使用大大扩展了宗教权威的边界ꎻ 立宪革命则标志着什叶派乌里玛作

为一个获得国家宪法承认的特殊阶层正式进入了伊朗现代政治舞台ꎮ 到第

一次世界大战前ꎬ 乌里玛已经是伊朗 “最具独立性和自我意识的非政府权

力中心”ꎮ③

１９２１ 年礼萨􀅰汗政变和 １９２５ 年巴列维王朝的建立是伊朗政教关系的重要

转折点ꎮ 中央集权现代国家的创建和强制性现代化改革的推进决定了王权和

乌里玛走向冲突的基本趋向ꎮ 作为世俗民族主义者ꎬ 礼萨􀅰汗组建听命于自

己的现代军队和官僚机构ꎬ 伊朗第一次拥有了强大有效的中央集权政府ꎮ 乌

里玛作为王权的传统挑战力量遭受打压ꎬ 是伊朗国家由传统君主制向现代君

主制转变的必然结果ꎮ 纵向而言ꎬ 乌里玛与礼萨􀅰汗的关系经历了从初期的

􀅰１５􀅰

①

②

③

“Ｋｈｕｍｓ” 为阿拉伯语词ꎬ 原意为 “五分之一”ꎬ 指成年什叶派穆斯林每年缴纳个人净收入的

五分之一ꎮ
中高级什叶派乌里玛自下而上分为胡加特伊斯兰 (Ｈｕｊｊａｔ ａｌ － Ｉｓｌａｍꎬ 意为 “伊斯兰的证据”)、

阿亚图拉 (Ａｙａｔｕｌｌａｈꎬ 意为 “真主的权威”) 和大阿亚图拉 ３ 个等级ꎬ 其中大阿亚图拉就是效仿源泉ꎮ
穆尔塔达􀅰安萨里 (Ｍｕｒｔａｄａ Ａｎｓａｒｉꎬ １７９９—１８６４) 是什叶派世界第一个广获承认的效仿源泉ꎮ Ｓｅｅ Ｒｏｙ
Ｍｏｔｔａｈｅｄｅｈꎬ Ｔｈｅ Ｍａｎｔ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ｈｅｔ :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Ｉｒａ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ｉｍ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ꎬ
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２１３ － ２１４􀆰

Ｎｉｋｋｉ Ｒ􀆰 Ｋｅｄｄｉｅꎬ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１８００—１９６９: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７１ꎬ 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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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到后来的冲突的转变ꎮ 虽然乌里玛曾大力支持礼萨􀅰汗建立君主制①ꎬ 但

１９２７ 年礼萨􀅰汗在征兵问题上的胜利使得伊朗再一次回到政主教从模式ꎮ 礼

萨􀅰汗依赖国家机器强力推行的现代化改革导致乌里玛前所未有地被置于王

权的控制之下ꎮ 在世俗政权重组的同时ꎬ 什叶派乌里玛也在走向制度化ꎮ 库

姆作为什叶派教育中心开始崛起ꎬ 它培养的大量宗教学生分散到各地ꎬ 成为

日后伊斯兰革命的骨干力量ꎮ② 经学院、 大阿亚图拉和马苏麦 (Ｍａｓｕｍｅｈ) 圣

墓③的存在使得库姆具有了挑战德黑兰的巨大能量ꎬ 注定了它将成为反国王运

动的主要发源地ꎮ
１９４１ 年ꎬ 礼萨􀅰汗被迫离开伊朗标志着巴列维王朝的政教关系进入了第

二个阶段ꎮ 礼萨􀅰汗之子巴列维 (１９１９—１９８０) 就任国王初期ꎬ 王权的弱小

和政治环境的相对自由为乌里玛参与政治创造了条件ꎬ 库姆进一步成为什叶

派世界首屈一指的宗教教育中心ꎮ １９５３ 年的反摩萨台政变显示了巴列维和乌

里玛的联盟关系ꎬ 也预示着双方走向冲突的前景ꎮ 重新执掌权力的巴列维开

始依靠萨瓦克等暴力机器确立君主专制ꎬ 向来独立的乌里玛成为其打击的重

要对象ꎬ １９５５ 年发生的反巴哈伊教运动成为巴列维改变乌里玛政策的重要转

折点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开启的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 “白色革命” 使得伊朗

迅速走上了君主制现代化道路ꎬ 乌里玛虽然强烈反对这场大规模改革ꎬ 但王

权的强大和社会矛盾的缓和使得他们在斗争中几乎陷入了单枪匹马的境地ꎮ
乌里玛反国王运动的暂时终止成为历史的必然ꎬ 霍梅尼作为宗教政治领导人

的崛起成为这次运动的关键遗产ꎮ １９７０ 年ꎬ 霍梅尼 “教法学家统治”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ｊｕｒｉｓｔ)④ 的思想在纳杰夫的诞生为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奠定了理

论基础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ꎬ 君主专制和现代因素的尖锐冲突使得伊朗社会矛盾

经历多年的积累后终于达到顶峰ꎮ 巴列维专制型现代化的种种问题为乌里玛

􀅰２５􀅰

①

②

③

④

Ｓｈａｈｒｏｕｇｈ Ａｋｈａｖｉꎬ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ｒａｎ: Ｃｌｅｒｙ －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ｈｌａｖｉ
Ｐｅｒｉｏｄꎬ Ａｌｂａｎｙ: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０ꎬ ｐ􀆰 ２９􀆰

１９２１ 年ꎬ 大阿亚图拉哈伊利 (Ｈａｅｒｉꎬ １８５９ － １９３７) 受邀到库姆创办经学院ꎬ 他的学生霍梅尼

追随他抵达圣城ꎮ
马苏麦是什叶派第八任伊玛目里达的妹妹ꎬ 其圣墓的存在使得库姆成为伊朗境内仅次于马什

哈德的第二大什叶派圣城ꎮ
教法学家统治波斯语为 “Ｖｉｌａｙａｔ Ｆａｑｉｈ”ꎬ 有的学者翻译为法基赫监护ꎮ 这里的 “ Ｆａｑｉｈ” 指教

法学家ꎬ “Ｖｉｌａｙａｔ” 原意为监护ꎮ 就实际情况而言ꎬ 教法学家不是在监护ꎬ 而是在统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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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政治盟友ꎬ 导致巴扎商人、 地主、 城市贫民以及知识分子

等都成为王权的反对者ꎮ １９７８ 年以来ꎬ 随着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多次发生①ꎬ
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几乎整个伊朗什叶派宗教界反对国王的情况ꎬ 霍梅尼对君

主制的批判和否定得到了伊朗民众的广泛共鸣ꎮ 霍梅尼以非凡的个人魅力、
激进的政治立场、 高超的政治技巧和大阿亚图拉的宗教地位ꎬ 确立了在伊朗

反国王运动中无可比拟的领导地位ꎮ 伊朗全国以什叶派乌里玛为核心建立了

广泛的反国王统一战线ꎬ 缺乏领导能力和统战实力的马克思主义左派、 伊斯

兰自由派和世俗民族主义者等几乎所有反对派力量都承认了霍梅尼的权威ꎮ
在霍梅尼的领导下ꎬ 伊朗人民最终在 １９７９ 年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的统治ꎬ 伊朗

历史由此进入了新时期ꎮ 纵向而言ꎬ 乌里玛领导伊斯兰革命获得胜利是巴列

维时期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ꎬ 他们在革命后掌握国家权力不是 “意料之外”ꎬ
或者所谓的 “篡夺了革命果实”ꎬ 而是对他们独特优势的承认和长期反对国王

活动的回报ꎮ 各种世俗和伊斯兰反对派的缺陷ꎬ 既使得他们无法掌握革命领

导权ꎬ 又导致他们不能在而后的权力竞争中获得胜利ꎮ
综上所述ꎬ 自 １５０２ 年到 １９７９ 年ꎬ 什叶派乌里玛与王权的合作与冲突构

成伊朗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ꎬ 什叶派乌里玛力量的增强是伊朗历史发展的一

大趋势ꎮ 伊朗的什叶派化完成了伊斯兰教的伊朗化ꎬ 这不仅使得什叶派伊斯

兰教成为伊朗民族认同核心要素ꎬ 也导致什叶派乌里玛成为拥有强大社会文

化根基的阶层ꎮ 他们逐个击败阿赫巴尔教法学派、 体制化的苏菲教团和巴布

教派ꎬ 享有了无可匹敌的宗教权威ꎮ １９ 世纪以来ꎬ 他们与巴扎商人和地主结

盟ꎬ 在政教关系和社会结构中处于同逊尼派乌里玛迥然不同的地位ꎮ 西方入

侵、 现代化变革和现代君主专制等新因素使得王权和乌里玛彻底走向对立ꎬ
最终乌里玛以领导人民推翻国王统治和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形式解决了两者

的矛盾ꎮ

什叶派乌里玛与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创建

无论对于伊朗国家ꎬ 还是对于什叶派及其乌里玛而言ꎬ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

􀅰３５􀅰

① 这包括 １９７８ 年 １ 月的 “库姆惨案”、 ２ 月的 “大不里士惨案”、 ９ 月的 “黑色星期五”、 １１ 月

的 “德黑兰大学惨案” 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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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成功都具有划时代的转折意义ꎮ 在推翻国王的统治后ꎬ 以什叶派乌里玛

为核心的伊斯兰力量相继战胜了其他所有政治派别ꎬ 建立了独特的伊斯兰政

权ꎬ 伊朗的政教关系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ꎮ 什叶派乌里玛依靠政治权

力ꎬ 把其影响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ꎬ 第一次成为伊朗国家的主宰者ꎮ 伴随着

宗教政治化和政治宗教化的加速进行和彼此推进ꎬ 什叶派乌里玛与国家机构

空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ꎮ
(一) 法基赫制的确立

法基赫制是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显著特征和根本制度ꎬ 也是霍梅尼 “教法

学家统治” 思想实践的直接产物ꎮ 就历史起源而言ꎬ “教法学家统治” 的思想

是霍梅尼适应现代需要对什叶派传统宗教政治思想进行革命性改造的结果ꎮ①

乌里玛与政治权力的冲突原本是伊朗历史发展的重要难题ꎬ １９０６ 年伊朗宪法

补充条款曾试图以建立穆智台希德委员会的方式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ꎬ②

但以失败而告终ꎬ 霍梅尼 “教法学家统治” 思想成为化解这一难题的最新尝

试ꎮ 依据这一思想ꎬ 君主制属于非法的制度ꎬ 法基赫 ( “Ｆａｑｉｈ”ꎬ 教法学家)
作为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和隐遁伊玛目的代表ꎬ 取代国王成为国家最高领

袖ꎮ 担任领袖职务的法基赫应该是拥有大量追随者的效仿源泉ꎬ 宗教权威和

政治权威由此被合二为一ꎮ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ꎬ 伊朗以全民公决通过宪法ꎬ 把 “教
法学家统治” 思想具体化、 固定化和法律化ꎮ

领袖霍梅尼集中体现了伊朗伊斯兰政权政教一体的特性ꎮ 霍梅尼不仅是

一个在伊朗国内效仿者最多的宗教权威ꎬ 还是一个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

权威ꎮ 依据宪法ꎬ 领袖有权任命最高法院院长和宪法监护委员会中的 ６ 名教

法学家成员ꎬ 还能通过任免总参谋长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等方式统帅武装部队ꎮ
民选的总统需要领袖核准ꎬ 而且ꎬ 按照最高国防委员会建议ꎬ 领袖还拥有宣

战权和停战权ꎮ 领袖实际上是伊朗立法、 司法和行政三权至上的超级权力ꎬ
这和当今世界通行的三权分立制形成鲜明差别ꎮ 在这三权之外ꎬ 还有宪法监

护委员会和专家会议等特殊机构ꎬ 以此确保伊朗国家和立法的伊斯兰性质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虽然宪法规定领袖在法律面前和其他公民平等ꎬ 但领袖实际

􀅰４５􀅰

①
②

参见金良祥: «伊朗的领袖治国模式刍议»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４６ ~ ５１ 页ꎮ
按规定ꎬ 由至少五位具有教法创制权的穆智台希德 (ｍｕｊｔａｈｉｄ) 组成的委员会有权按照伊斯兰

法ꎬ 审查和否决议会通过的任何法律ꎮ Ｓｅｅ Ｂｅｈｒｏｏｚ Ｍｏａｚａｍｉꎬ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Ｓｔａｔｅꎬ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ａｎ (１７９６ － １９７９)ꎬ 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Ｎｅｗ Ｓｃｈｏｏｌ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０３ꎬ ｐ􀆰 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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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拥有超越伊斯兰教法的权力ꎮ① 依据 “教法学家统治” 的思想和政权利益

(Ｍａｓｌａｈａｔꎬ ｒｅｇｉｍｅ ｅｘｐｅｄｉｅｎｃｙ) 的原则ꎬ 领袖是伊斯兰政权的绝对核心ꎬ 保卫

这一政权是领袖的神圣职责ꎬ 在必要时领袖甚至有权改变伊斯兰教法ꎬ 停止

某些宗教义务ꎮ② 这充分证明ꎬ 政治而非宗教才是决定伊朗伊斯兰政权政策的

首要依据ꎮ
法基赫制的建立改变了伊朗国内各效仿源泉之间的平衡结构ꎮ 按照什叶

派传统ꎬ 各效仿源泉之间地位平等ꎬ 不存在效仿或服从关系ꎮ 但在伊斯兰革

命后ꎬ 领袖作为效仿源泉ꎬ 不仅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ꎬ 也对公共宗教事务具

有了最后的裁决权ꎮ 伊斯兰政权要求包括其他效仿源泉在内的所有乌里玛都

必须服从领袖的命令ꎬ 其他效仿源泉发布的涉及公共事务的法特瓦 (Ｆａｔｗａ)
只有在作为领袖的法基赫同意后才能生效ꎮ③这就意味着其他效仿源泉只能在

宗教仪式和个人事务等领域维持传统的影响ꎮ④ 效仿源泉之间就此产生了等级

差别ꎬ 霍梅尼取得了对伊朗境内其他效仿源泉的明显优势ꎮ 在官方媒体中ꎬ
伊玛目成为霍梅尼的专称ꎮ⑤ 他给经学院乌里玛和学生发放的津贴数额也超过

了其他效仿源泉ꎮ
(二) 乌里玛的官僚化

伊斯兰革命使得伊朗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法基赫为首的什叶派乌里

玛统治的国家ꎬ 这一宗教和政治的双重巨变为什叶派及其乌里玛的发展创造

了前所未有的机遇ꎮ １９７９ 年后ꎬ 宗教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根基和其合法化

的工具ꎬ 政治、 经济、 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全面伊斯兰化成为革命政权的核心

政策ꎮ 这些变化对于乌里玛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ꎬ 客观上为他们发挥作用提

供了广阔空间ꎬ 因为唯有他们具有系统解释伊斯兰教的社会权利ꎮ 实际上ꎬ

􀅰５５􀅰

①

②

③

④
⑤

在一次聚礼演讲时ꎬ 时任总统哈梅内伊宣称ꎬ 按照 “教法学家统治” 的思想ꎬ 领袖的权威也

受到伊斯兰法的制约ꎮ 霍梅尼获悉后立即发布公开声明ꎬ 明确说哈梅内伊的言论与他的实际意思完全

相反ꎮ Ｓｅｅ Ｍｅｈｄｉ Ｋｈａｌａｊｉꎬ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Ｗｈｏ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ｄ Ｐｏｓｔ － Ｋｈａｍｅｎｅｉ Ｉｒａｎ?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ｃｕｓ ＃１１７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ꎬ ｐ􀆰 ３７􀆰

由于与沙特政府关系恶化ꎬ 伊朗政府曾在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０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禁止本国穆斯林前往麦加

朝觐ꎮ
Ｍａｈｄｉ Ｋｈａｌａｊｉꎬ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Ｃｌｅｒｇｙ’ｓ Ｓｉｌｅｎｃｅ”ꎬ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ｌ􀆰 １０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５０􀆰
Ｉｍａｍ Ｋｈｏｍｅｉｎｉꎬ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ｒｉｓｔ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ｌｈｏｄａꎬ １９７０􀆰
１９７０ 年ꎬ 霍梅尼的学生首先开始称他为伊玛目ꎮ 什叶派中ꎬ 除了称呼领拜人ꎬ 这一词特指的

是什叶派的十二任伊玛目ꎮ 自从 １６ 世纪初什叶派被定为伊朗国教后ꎬ 在霍梅尼之前ꎬ 从来没有一个在

世的人被称为伊玛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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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革命改变了乌里玛体制与政治机构的关系ꎬ 大大扩展了他们的就业领

域ꎬ 使得他们空前官僚化ꎮ
在伊斯兰革命之前ꎬ 乌里玛担任的职责十分有限ꎬ 工作仅仅局限于传授

宗教、 宣教、 履行宗教仪式以及主持结婚、 离婚、 葬礼等穆斯林个人事务ꎮ
但在革命之后ꎬ 乌里玛的工作快速多元化ꎬ 他们不仅垄断了宗教领域ꎬ 也大

量进入政治、 教育、 经济和军队等多个领域ꎮ 乌里玛广泛受雇于政府的各级

部门ꎬ 许多高级职位专为乌里玛设置ꎮ 依据宪法ꎬ 最高领袖、 司法总监、 宪

法监护委员会的一半成员、 情报部长和专家会议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ｔｓ)
的 ８８ 名成员①都必须从乌里玛中选择ꎬ 最高法院大法官、 总检察长等重要职

位实际上也只由乌里玛担任ꎮ 霍梅尼在警察、 陆军、 空军、 海军以及伊斯兰

革命卫队等全部安全力量以及所有政府部门和大学都派驻了兼具政治和宗教

性质的私人代表ꎬ 他们享有特殊的权力ꎬ 直接向领袖负责ꎬ 且几乎都是乌里

玛ꎮ 霍梅尼还在全国省城和重要城市任命乌里玛担任聚礼领拜人ꎮ 通过库姆

的伊斯兰宣教办公室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和德黑兰的伊斯兰宣教组

织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大量乌里玛被政府训练和派遣到伊斯兰

和非伊斯兰国家传播什叶派伊斯兰教ꎬ 成为特殊的政府雇员ꎮ 乌里玛也通过

选举大量进入政府机构ꎮ 在第一届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４ 年) 和第二届 (１９８４ ~ １９８８
年) 议会中ꎬ 乌里玛所占议员的比例高达 ５０％ 和 ５５％ ꎮ② 伊斯兰革命以来ꎬ
伊朗曾选举产生 ７ 位总统ꎬ 其中 ４ 人是乌里玛③ꎬ 而且ꎬ ２００４ 年之前的议长都

是乌里玛ꎮ④ 事实证明ꎬ 通过制度性规定和隐形的政治规则ꎬ 乌里玛成了伊斯

兰政权中最重要的权力阶层ꎮ
乌里玛也在经济领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ꎮ 权力产生财富ꎬ 伊朗乌里

玛掌管着伊朗所有的宗教基金会ꎬ 使其成为自身获取经济资源的有效工具ꎮ
许多阿亚图拉创建大学、 研究所等各种非营利组织ꎬ 从政府相关部门获得经

济资助ꎮ 此外ꎬ 乌里玛还监管着体育、 电影、 电视和广播等行业以及书籍和

􀅰６５􀅰

①
②

③

④

专家会议专门负责选举领袖ꎬ 最初有 ８２ 名成员ꎬ 最后增加至 ８８ 人ꎮ
Ｙａｓｍｉｎ Ａｌｅｍꎬ “Ｃｌｅｒｉｃｓ Ｐｌｕｍｍｅｔ ｉ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４ꎬ ２０１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ｉｒａｎｐｒｉｍｅｒ􀆰 ｕｓｉｐ􀆰

ｏｒｇꎬ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０１􀆰
包括哈梅内伊 (１９８１ ~ １９８９ 年)、 拉夫桑贾尼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７ 年)、 哈塔米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５ 年)

和鲁哈尼 (２０１３ 年至今)ꎮ
包括拉夫桑贾尼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９ 年)、 马赫迪􀅰卡鲁比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２ 年、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４ 年) 和纳

提格—努里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０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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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出版发行ꎬ 决定着伊朗新闻、 娱乐和文化事业的发展ꎮ 总之ꎬ 什叶派

乌里玛成为伊朗政治精英的主要组成部分ꎬ 他们空前涉入公共事务ꎬ 成为全

球规模最大、 经济实力最强和影响最广泛的宗教集团ꎮ①

(三) 对乌里玛管理的强化

伊斯兰革命之前ꎬ 伊朗什叶派乌里玛作为反国王运动的主要力量ꎬ 保持

着很强的独立性ꎮ 在革命之后ꎬ 乌里玛前所未有地大量介入公共事务ꎬ 如何

管理乌里玛成为伊斯兰政权面临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ꎮ 长期以来ꎬ 什叶派乌

里玛享有独立的宗教解释权ꎬ 即便连王权也未曾染指ꎮ 但在伊斯兰革命后ꎬ
以霍梅尼为首的乌里玛掌握了政权ꎬ 竭力确立官方版本的宗教话语ꎬ 而这与

历史悠久的什叶派传统形成了尖锐冲突ꎮ 宗教解释的多样性原本是保证什叶

派活力的重要原则ꎬ 但现在却被伊斯兰政权视为潜在威胁ꎮ 宗教分歧由于乌

里玛掌权而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含义ꎮ 打击敢于公开批评政权的乌里玛ꎬ 保证

什叶派宗教界内部的思想统一ꎬ 成为伊斯兰政权实现稳定的必要手段ꎮ 此外ꎬ
伴随着法基赫制的确立ꎬ 究竟谁是效仿源泉不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ꎬ 而是重

大的政治问题ꎮ 忠诚于领袖的库姆经学院教师协会 (Ｑｏｍ Ｓｅｍｉｎａｒｙ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② 享有了判定一个宗教学者是否是大阿亚图拉、 阿亚图拉或者胡

家特伊斯兰的特权ꎮ 褫夺宗教头衔成为伊斯兰政权对付反对派乌里玛的重要

手段ꎮ
霍梅尼及其追随者只是乌里玛中的一支力量ꎬ “教法学家统治” 的思想背

离什叶派传统ꎬ 远未获得其他许多乌里玛的认同ꎮ １９７９ 年后ꎬ 伴随着政权建

设ꎬ 乌里玛在这一思想上的矛盾进一步扩大ꎮ 以库姆大阿亚图拉沙里亚提马

达里 (Ｓｈａｒｉａｔｍａｄａｒｉꎬ １９０６—１９８６) 为首的乌里玛主张建立立宪制政府ꎬ 反对

乌里玛担任政府职位和谋求政治权力ꎻ 以设拉子大阿亚图拉马哈拉提

(Ｍａｈａｌｌａｔｉ) 为首的乌里玛则直接反对乌里玛干预政治ꎻ 以大阿亚图拉哈桑􀅰
库米 (Ｈａｓｓａｎ Ｑｏｍｍｉ) 为首的乌里玛则认为霍梅尼的革命不够彻底ꎬ 政府应

该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严格执行伊斯兰教法ꎮ③ 不同宗教政治观点的存在无

􀅰７５􀅰

①

②
③

伊朗乌里玛直接执掌着国家ꎬ 而沙特乌里玛则与王权合作实现统治ꎬ 国王在沙特的权力结构

中处于主导地位ꎮ
该协会 １９６１ 年由霍梅尼的学生建立于库姆ꎬ 成员均为乌里玛ꎬ 最初目的是组织反国王的力量ꎮ
Ｍａｈｄｉ Ｋｈａｌａｊｉꎬ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Ｃｌｅｒｇｙ’ｓ Ｓｉｌｅｎｃｅ”ꎬ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ｌ􀆰 １０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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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对伊斯兰共和国的合法性构成严重挑战ꎬ 伊斯兰政权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

应ꎮ 多名重要的宗教学者遭到软禁ꎬ 丧失了在经学院教学的权利ꎬ 声望较高

的沙里亚提马达里尤其遭到沉重打击ꎮ 他被迫在电视上公开忏悔ꎬ 请求霍梅

尼的谅解ꎬ 库姆经学院教师协会还史无前例地剥夺了他效仿源泉的地位ꎮ① 总

之ꎬ 高级乌里玛遭遇了君主制时期从未出现过的严厉打击ꎮ
里扎􀅰高勒帕耶噶尼 (Ｒｅｚａ Ｇｏｌｐａｙｅｇａｎｉ) 等其他大阿亚图拉支持伊斯兰

政府的思想ꎬ 但他们对土地改革等某些政策持不同看法ꎮ 为了得到他们的支

持ꎬ 霍梅尼任命立场大体一致的阿亚图拉在宪法监护委员会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② 任职ꎬ 高勒帕耶噶尼等保守派乌里玛由此得到了表达意见和实现教

法思想的渠道ꎮ 霍梅尼还承认了高勒帕耶噶尼对于库姆经学院的宗教权威ꎬ
也让他具有宣布全国宗教节日的权力ꎮ 作为回报ꎬ 高勒帕耶噶尼则承认了霍

梅尼的政治权威ꎮ③

霍梅尼也试图把中下级乌里玛纳入政权体系ꎮ 清真寺事务委员会负责规

范全国清真寺的活动ꎮ 聚礼伊玛目政策委员会 (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Ｆｒｉｄａｙ Ｐｒａｙｅｒ
Ｉｍａｍｓ Ｐｏｌｉｃｙ) 任命每个城市的聚礼领拜人ꎬ 指导他们每周的演讲内容ꎮ 清真

寺由此成为传达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平台ꎮ
(四) 宗教教育的发展

１９７９ 年后ꎬ 伊斯兰政权的建立产生了对乌里玛的强烈需求ꎬ 宗教知识的

生产与乌里玛的培养成为事关伊斯兰政权发展的政治问题ꎮ 宗教教育在经历

巴列维王朝的长期打压后ꎬ 受到空前重视并取得飞速发展ꎮ 作为伊朗伊斯兰

革命意识形态的培训和宣传机构ꎬ 经学院不仅成为政权合法化的工具ꎬ 也成

为政府官员的主要培训中心ꎮ 怀有革命激情的伊朗高中生和大学生涌入库姆

等城市的经学院ꎬ 学习宗教ꎬ 接受意识形态方面的培训ꎮ 伊朗的泛伊斯兰政

策也导致了库姆宗教教育的国际化ꎮ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ꎬ 政府建立了非伊朗裔宗教

学生事务管理委员会 (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Ｎｏｎ －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Ｓｅｍｉｎａｒｉａｎｓ’

􀅰８５􀅰

①

②

③

Ｈｏｍａ Ｏｍｉｄꎬ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Ｐｒｅｓｓ ＬＴＤꎬ
１９９４ꎬ ｐ􀆰 １０４􀆰

该委员会负责监督全国选举和议会立法ꎬ 有权否决议会制定的法律和取消选举候选人的参选

资格ꎮ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ｉ Ｋａｄｉｖａｒꎬ “Ｔｈｅ Ａｙａｔｏｌｌａｈ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１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ｐｏｍｅｐｓ􀆰 ｏｒｇ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２１ꎬ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２１􀆰



什叶派乌里玛与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演进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专门为国外学生提供宗教教育ꎮ 黎巴嫩、 阿富汗、 巴基斯坦、 印度

和伊拉克等国家的穆斯林来到库姆深造ꎬ① 提高了伊朗宗教教育的国际化水

平ꎮ 外国学生学成回国后ꎬ 导致以霍梅尼为中心的宗教网络向全球扩展ꎮ 在

政府政策和资金的大力支持下ꎬ 库姆成为全球规模遥遥领先的什叶派宗教教

育中心ꎮ
伊斯兰政权对经学院的管理也被提上日程ꎮ １９８１ 年ꎬ 在霍梅尼的命令下ꎬ

库姆经学院管理委员会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Ｑｏｍ Ｓｅｍｉｎａｒｙ) 建

立ꎮ 其负责人由霍梅尼直接任命ꎬ 该委员会与其他亲政府效仿源泉合作ꎬ 对

经学院事务进行松散的管理ꎮ 它不授予学位ꎬ 也没有正式的毕业程序ꎬ 主要

涉及入学和年度考试ꎮ 尽管经学院及其学生对政权十分重要ꎬ 但霍梅尼并没

有直接推动经学院结构的转变ꎮ
总之ꎬ １９７９ 年后ꎬ 伊朗和什叶派的发展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ꎮ 伴随

着霍梅尼 “教法学家统治” 思想的实践ꎬ 伊朗政权的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ꎮ
霍梅尼埋葬了君主制ꎬ 创建了伊斯兰共和国的制度框架ꎬ 奠定了什叶派乌里

玛执掌政权的政治基础ꎬ 他们史无前例地成为具有特殊利益的执政集团ꎮ 在

此情况下ꎬ 打击反对派乌里玛成为维护伊斯兰政权稳定的必然要求ꎬ 发展宗

教教育也具有了关乎政权延续的战略地位ꎮ

什叶派乌里玛与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发展变化

１９８９ 年霍梅尼逝世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展的重要转折点ꎮ 哈梅内伊

继任领袖后ꎬ 依赖政治资源ꎬ 控制了以经学院为主的宗教教育ꎬ 重构了伊斯

兰政权与乌里玛体制的关系ꎮ 凭借由经学院、 大学、 研究所和图书馆等组成

的庞大网络ꎬ 伊斯兰政权以乌里玛为主力ꎬ 向国内外传播官方意识形态ꎮ 伴

随着宗教的国家化ꎬ 哈梅内伊确立了宗教权威ꎬ 由一个中级宗教学者ꎬ 转变

为伊朗国内追随者最多的大阿亚图拉ꎮ
(一) 哈梅内伊获取宗教权威

１９８９ 年年初ꎬ 霍梅尼的病危使得谁是下任领袖成为伊朗国内最大的政治

􀅰９５􀅰

① Ｍｅｈｄｉ Ｋｈａｌａｊｉꎬ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ａｒｊａ: Ｓｉｓｔａｎ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ꎬ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ｃｕｓ ＃５９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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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ꎮ 依据伊朗宪法ꎬ 领袖必须是既有大量追随者又熟悉政治事务的效仿源

泉ꎮ 然而ꎬ 当时伊朗国内的大多数效仿源泉既缺乏理政经验ꎬ 又没有革命背

景ꎬ 且不支持霍梅尼 “教法学家统治” 的思想ꎮ 阿里􀅰蒙塔泽里 ( Ａｌｉ
Ｍｏｎｔａｚｅｒｉꎬ １９２３—２００９) 原本是最佳人选ꎬ 却因为政治原因被取消继承资

格ꎮ① 为了化解这一难题ꎬ 霍梅尼在去世之前ꎬ 任命一个委员会修改宪法ꎬ 降

低了对领袖的宗教要求ꎬ 使得普通的穆智台希德也可以成为领袖ꎮ ６ 月ꎬ 霍梅

尼去世之后ꎬ 即便哈梅内伊不是穆智台希德②ꎬ 他还是被专家会议按照霍梅尼

的遗愿选举为领袖ꎮ③

哈梅内伊的继任遭到了库姆部分乌里玛的抵制ꎬ 声望最高的大阿亚图拉

蒙塔泽里公开质疑他的合法性ꎮ④ 哈梅内伊只是胡加特伊斯兰级别的宗教学

者ꎬ 严重缺乏宗教声望ꎮ 按照 “教法学家统治” 的思想ꎬ 宗教权威是政治权

威的基础ꎬ 哈梅内伊身上两种权威的严重失衡损害了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ꎮ
于是ꎬ 动用各种资源ꎬ 确立效仿源泉的宗教地位ꎬ 成为哈梅内伊的一项紧迫

任务ꎮ 按照传统ꎬ 什叶派穆斯林选择效仿源泉是一个基于自我意愿的宗教决

定ꎬ 但在伊斯兰革命后ꎬ 这一选择具有了政治意义ꎮ 效仿哈梅内伊和忠诚伊

斯兰政权之间具有了一定的关联ꎬ 政权体系内的人大量追随哈梅内伊ꎮ 现实

利益的考虑也成为关键的影响因素ꎬ 许多人为了工作、 升迁等世俗原因选择

哈梅内伊ꎮ⑤

哈梅内伊的领袖身份使得他在和其他效仿源泉的竞争中享有了独特优势ꎮ
传统效仿源泉的资金主要来自追随者的天课和胡姆斯等宗教奉献ꎬ 但哈梅内

伊大量利用政府资金来扩大自身影响ꎮ 早在 １９９０ 年ꎬ 哈梅内伊就开始给经学

院的宗教学生发放津贴ꎬ 而且其数额很快超过了其他所有效仿源泉ꎮ 官方媒

􀅰０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１９８５ 年 １２ 月ꎬ 专家会议曾宣布蒙塔泽里是领袖继承者ꎮ １９８９ 年 ３ 月ꎬ 霍梅尼正式取消了蒙

塔泽里的资格ꎮ
按照什叶派传统ꎬ 一个宗教学者要成为穆智台希德ꎬ 需要从一个大阿亚图拉那里获得证书

(ｉｊａｚａ)ꎬ 证明他具备了伊智提哈德 (ｉｊｔｉｈａｄꎬ 教法演绎) 的能力ꎮ 但当时的哈梅内伊还没有从任何大

阿亚图拉那里获得过这种证书ꎮ
当时修订版宪法还未经修宪委员会投票和人民公决ꎮ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ꎬ 宪法公决才和总统选举同

时进行ꎮ 因此ꎬ 哈梅内伊成为领袖从程序上而言并不合法ꎮ 专家会议共 ８６ 名成员ꎮ 在 ６ 月 ４ 日参与投

票的 ７０ 人中ꎬ ６０ 人支持哈梅内伊为领袖ꎮ Ｓｅｅ Ｓａïｄ Ａｍｉｒ Ａｒｊｏｍａｎｄꎬ Ａｆｔｅｒ Ｋｈｏｍｅｉｎｉ: Ｉｒａｎ Ｕｎｄｅｒ Ｈｉ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ｒ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３６􀆰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ｕｒｚｍａｎꎬ “Ｃｒｉｔｉｃ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ｎ”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 １５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１ꎬ ｐｐ􀆰 ３４６ － ３４７􀆰

笔者曾询问部分伊朗人为什么选择哈梅内伊作为效仿对象ꎬ 他们的回答是这样 “有好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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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安全力量都为哈梅内伊服务ꎬ 伊朗政府历史上首次被用来提升一个人的

宗教地位ꎮ 在哈梅内伊继任领袖后不久ꎬ 国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开始称呼他

为大阿亚图拉ꎮ 哈梅内伊接管了霍梅尼在全国和经学院的宗教办公室ꎬ 试图

成为霍梅尼政治和宗教权威的双重继承人ꎮ 哈梅内伊大量任命的私人代表和

聚礼领拜人ꎬ 也成为他增加追随者的有力工具ꎮ①

哈梅内伊的宗教声望逐步提升ꎮ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ꎬ 他开始发布法特瓦ꎬ １９９１
年ꎬ 他的法特瓦著作在贝鲁特出版ꎮ②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ꎬ 在大阿亚图拉阿里􀅰阿

拉基 (Ａｌｉ Ａｒａｋｉ) 逝世后ꎬ 哈梅内伊被库姆经学院教师协会正式宣布为七大

效仿源泉之一ꎬ 但这在国内引起极大争议ꎬ 多位大阿亚图拉不承认他的地

位ꎮ③ 尽管如此ꎬ 伊朗政府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把哈梅内伊称为效仿源泉ꎬ 并通

过多种方式吸引什叶派追随他ꎮ 宣传哈梅内伊是伊朗对外工作的一项核心内

容ꎬ 圣裔基金会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ｈｌ ａｌ － ｂａｙｔ) 的一大任务便是在全

球确立哈梅内伊的宗教权威ꎮ 通过一系列措施ꎬ 哈梅内伊日益增强和稳固其

宗教权威ꎬ 成为近年来伊朗追随者最多的效仿源泉ꎮ④ 官方媒体把哈梅内伊称

为伊玛目ꎬ 以此把他和去世的霍梅尼相提并论ꎮ
(二) 全面控制经学院

经历霍梅尼时期的发展后ꎬ 经学院在全伊朗境内迅速扩张ꎬ 宗教学生的

数量也在猛增ꎮ 继任领袖的哈梅内伊仅是一个中级宗教学者ꎬ 迫切需要加强

对全国经学院的管理ꎮ 但在任宗教领袖初期ꎬ 哈梅内伊比较谨慎ꎬ 主要关注

师生的福利和住房问题ꎮ １９９５ 年是伊朗经学院发展的重要转折点ꎮ 年初ꎬ 哈

梅内伊带领大量政府官员和亲政府乌里玛前往库姆著名的菲兹耶 (Ｆａｙｚｉｙｅｈ)

􀅰１６􀅰

①

②
③

④

笔者曾在德黑兰遇到一个退役军人ꎬ 他原先效仿的是位于伊拉克纳杰夫的大阿亚图拉西斯塔

尼ꎬ 但当他在一个城市服役期间ꎬ 聚礼领拜人号召大家效仿哈梅内伊ꎬ 虽然他不乐意ꎬ 但还是改变了

效仿对象ꎮ
给经学院宗教学生发放津贴和发布法特瓦是效仿源泉身份的重要标志ꎮ
Ｍａｚｉａｒ Ｂｅｈｒｏｏｚꎬ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ｒｊａ’ ｉｙａｔ ｉｎ Ｉｒａｎ”ꎬ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Ｖｏｌ􀆰 １６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９６ꎬ ｐｐ􀆰 ９３ － １００􀆰
依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阿尔巴因 (Ａｒｂａ’ ｅｅｎ) 节期间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的调查ꎬ 在

２ ４１０位伊拉克穆斯林中ꎬ ８０％效仿西斯塔尼ꎬ １０％效仿萨迪克􀅰萨德尔 (Ｓａｄｉｑ ａｌ － Ｓａｄｒ)ꎬ 在 １ ６６８ 位

伊朗穆斯林中ꎬ ６０％效仿哈梅内伊ꎬ ２０％效仿马卡莱姆􀅰设拉兹 (Ｍａｋａｒｅｍ Ｓｈｉｒａｚｉ)ꎬ １５％ 效仿西斯塔

尼ꎮ Ｓｅｅ Ｆｏｔｉｎｉ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ꎬ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Ｄｅｋｅｙｓｅｒ ａｎｄ Ｄｅａｎ Ｋｎｏｘꎬ Ｔｏ Ｋａｒｂａｌａ: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Ｓｈｉ’ ａ ｆｒｏｍ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Ｉｒａｑꎬ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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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校发表演讲ꎬ 宣布改善经学院条件ꎬ 强调改革经学院的必要性ꎬ① 由此

正式拉开了改革的序幕ꎮ
同年ꎬ 哈梅内伊未与其他大阿亚图拉商议ꎬ 就把库姆经学院管理委员会

改造为经学院最高委员会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ｍｉｎａｒｙ)ꎬ 由他全面负

责制定全伊朗经学院的发展战略和政策ꎮ 其成员全部是忠诚于哈梅内伊的乌

里玛ꎮ 接受 “教法学家统治” 思想的大阿亚图拉可以参与对其成员的任免ꎬ
但哈梅内伊拥有最后的决定权ꎮ 最高委员会之下是经学院管理中心 (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ｍｉｎａｒｉｅｓ)ꎬ 由 ２ ０００ 名乌里玛任职②ꎬ 具体负责监

管除呼罗珊省和伊斯法罕省之外所有省份经学院和乌里玛的活动ꎮ③ ２０１０ 年ꎬ
伊朗每个省都设置了经学院最高委员会和经学院管理中心的分支机构ꎬ 专门

管理所在省的经学院ꎬ 其负责人由位于库姆的经学院最高委员会任命ꎮ 伊朗

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下、 结构严密的经学院管理体系ꎬ 全国所有的经学院都处

在了伊斯兰政权的直接监管之下ꎬ 这彻底改变了什叶派经学院长期独立于政

府的传统ꎮ
在强化外部管理的同时ꎬ 伊斯兰政权也加速向经学院渗透ꎬ 入学、 升级、

毕业和课程设置等事务全面走向规范化和政治化ꎮ 以前乌里玛在经学院任教

不需要政府的同意ꎬ 但现在只有通过意识形态和其他方面的考核才有资格任

教ꎬ 反对政权的乌里玛则被剥夺了教学的权利ꎮ 学生除了要通过笔试和面试ꎬ
须满足思想方面考核的条件ꎬ 其中最关键的一项是接受 “教法学家统治”ꎮ④

大部分学生在完成世俗初中教育后进入经学院学习ꎬ 获得大学学位后学习宗

教的学生也在不断增加ꎮ 学生以前在经学院可以选择任何老师的任何课程ꎬ
而且听课时间没有限定ꎬ 但现在学生须按学期选修特定教师的课程ꎮ⑤ 伊朗的

􀅰２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ｅｈｄｉ Ｋｈａｌａｊｉꎬ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ａｒｊａ: Ｓｉｓｔａｎ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ꎬ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ｃｕｓ ＃５９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２８􀆰

Ｍｅｈｄｉ Ｋｈａｌａｊｉꎬ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Ｓｈｉｉｔｅ Ｃｌｅｒｇｙ Ｐｏｓｔ － Ｋｈａｍｅｎｅｉꎬ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Ｎｏ􀆰 ３７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 ｐ􀆰 ７􀆰

呼罗珊省和伊斯法罕省的经学院分别由呼罗珊经学院管理委员会和伊斯法罕经学院管理委员

会负责管理ꎮ
Ｋ􀆰 Ｓａｋｕｒａｉꎬ “Ｗｏｍｅｎ’ｓ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ｒａｎｉａｎ － ｓｔｙｌｅ Ｓｅｍｉｎ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ꎬ ｉｎ Ｋ􀆰 Ｓａｋｕｒａｉ

＆ Ｆ􀆰 Ａｄｅｌｋｈａｈ ｅｄｓ􀆰 ꎬ Ｍｏ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ｄｒａｓａ: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ｄａｙ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３８􀆰

目前ꎬ 库姆经学院的长期课程分为五个阶段ꎬ 即预科以及一、 二、 三和四级ꎬ 四级相当于博士

阶段ꎬ 完成者为穆智台希德ꎬ 有可能成为效仿源泉ꎮ Ｓｅｅ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ꎬ “Ｃｌｅｒｉｃａｌ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ｍｉｎ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Ｉｒａｎ”ꎬ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ｓｌａｍꎬ Ｖｏｌ􀆰 １１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２１９ － 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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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院由此彻底告别了无章可循的时代ꎬ 在管理方面和大学没有差别ꎮ 在伊

斯兰政权的推动下ꎬ 经学院的数量也在稳步增加ꎮ 目前ꎬ 伊朗大约有 ５００ 所

女性经学院①和 ４１０ 座男性经学院②ꎮ
在 １９８９ 年之前ꎬ 伊斯兰政权很少介入经学院津贴的发放ꎬ 每个效仿源泉

独立决定资助哪些宗教学生ꎮ 但现在津贴的发放被数字化ꎬ 受到经学院管理

中心的统一控制ꎬ 后者决定着哪些学生有资格接受资助ꎬ 实际上只有忠于领

袖的师生才能获得ꎮ③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以来ꎬ 电脑和互联网的运用使得经

学院的管理更加细致入微ꎮ 经学院管理中心掌握了每个效仿源泉给学生津贴

的具体数额ꎬ 每个效仿源泉在库姆的个人办公室也受到监管ꎮ 任何效仿源泉

只有得到许可ꎬ 才能通过专门的管理机构与教师和学生发生关联ꎮ④ 经学院的

运转依赖政府的资金ꎬ 传统效仿源泉在经学院的经济作用被严重削弱ꎬ 经学

院在经济领域也严重依附于政权ꎮ
政府在加大对国内学生培养的同时ꎬ 针对国际学生的教育也在快速发展ꎮ

１９９３ 年ꎬ 非伊朗裔宗教学生事务管理委员会被划分为两个机构: 一个是为伊

朗境内外国学生服务的全球伊斯兰科学中心 (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另一个是在国外提供宗教教育的经学院海外处 (Ｓｅｍｉｎａｒｉｅｓ Ａｂｒｏａ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它们又被合并为高度现代化的穆斯塔法国际大学 ( ａｌ －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哈梅内伊的忠实支持者里扎􀅰阿拉费 (Ｒｅｚａ
Ａｒａｆｉ) 被任命为校长ꎮ 在他的管理下ꎬ 穆斯塔法大学规模不断扩大ꎬ 成为伊

朗在全球扩展影响的重要工具ꎮ⑤

总之ꎬ 伊斯兰政权的高度重视使得宗教教育成为国家事业ꎬ 国内外学生

的培养集中体现着政权的意志ꎮ 现代管理技术和手段的运用使经学院引入现

􀅰３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５００ Ｗｏｍｅｎ Ｓｅｍｉｎａｒｉｅｓ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Ｉｒａｎ ”ꎬ Ｍａｒｃｈ １０ꎬ ２０１８ꎬ ＡＢＮＡꎬ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ａｂｎａ２４􀆰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ｉｒａｎ / ５００ － ｗｏｍｅｎ － ｓｅｍｉｎａｒｉｅｓ － ａｃｔｉｖｅ － ｉｎ － ｉｒａｎ＿ ８８５１６０􀆰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１０ － ２２􀆰

Ｓ􀆰 Ｈ􀆰 Ｂｕｓｈｅｒｉꎬ “４１０ Ｓｅｍｉｎ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Ｍｅｎ”ꎬ Ｒｅｓａｌａｔ Ｎｅｗｓ Ｐａｐｅｒꎬ ２２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ｓａｌａｔ － 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ｆａ / ? ｏｄｅ ＝ １９５４３８ꎬ ２０１８ － １０ － ２３􀆰

Ｍａｈｄｉ Ｋｈａｌａｊｉꎬ “Ｉｒａｎ’ｓ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６５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１４０􀆰

Ｍｅｈｄｉ Ｋｈａｌａｊｉꎬ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ａｒｊａ: Ｓｉｓｔａｎ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ꎬ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ｃｕｓ ＃５９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３０􀆰

截止 ２０１６ 年ꎬ １２６ 个国家的 ４􀆰 ５ 万名学生从该校毕业ꎻ 目前ꎬ １３０ 个国家的 ２􀆰 ５ 万名学生在

读ꎮ 该校在全球有 ７０ 个分校ꎮ Ｓｅｅ Ｍｅｈｄｉ Ｋｈａｌａｊｉꎬ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Ｓｈｉｉｔｅ Ｃｌｅｒｇｙ
Ｐｏｓｔ － Ｋｈａｍｅｎｅｉꎬ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Ｎｏ􀆰 ３７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 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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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因素ꎬ 与此同时ꎬ 经学院也不再是纯粹的宗教教育场所ꎬ 而是转变为特

殊的准政府机构ꎬ 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属性ꎮ
(三) 乌里玛对政权的依附

霍梅尼作为领袖ꎬ 是公认的效仿源泉ꎬ 他借助自身的声望ꎬ 就能比较从

容地应对宗教界的挑战ꎮ 但继任领袖的哈梅内伊宗教地位很低ꎬ 他不得不借

助政权的力量ꎬ 以制度化的方式ꎬ 来化解来自宗教界的巨大压力ꎮ 哈梅内伊

有意识地把许多第一代革命元老边缘化ꎬ 提拔和任用一大批霍梅尼时期遭到

忽视的中下级乌里玛ꎬ 使其成为自身的坚定支持者ꎮ①

乌里玛人数的稳步增长是 １９８９ 年后伊朗的显著特征ꎮ 当前ꎬ 伊朗乌里玛

有 ３５ 万 ~ ５０ 万人ꎬ 其中包括约 １ ０００ 名阿亚图拉和约 ３０ 名大阿亚图拉ꎬ 而宗

教学生的数量估计为 ３５ 万ꎮ② 伊斯兰政权采取多种方式ꎬ 来获取乌里玛的支

持ꎮ 哈梅内伊 “创建了庞大的机构ꎬ 以处理乌里玛生活的方方面面ꎬ 包括医

疗保险、 学生住宿、 课程设置、 乌里玛证书以及其他许多方面ꎮ”③ 凡是忠于

领袖的乌里玛和学生ꎬ 就能获得高额补贴以及保险和住房等物质回报ꎮ
经学院管理中心是负责为乌里玛和宗教学生提供服务的主要机构ꎮ 它帮

助忠于领袖的乌里玛和毕业生找工作ꎮ 他们经推荐到政府部门任职ꎬ 到中小

学和大学任教④ꎬ 或者到全伊朗 ７􀆰 ２ 万座清真寺担任领拜人ꎮ⑤ 政府的职位对

乌里玛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ꎮ⑥ 亲政权的高级乌里玛成为重要的获益者ꎮ 他们

􀅰４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最典型的是大阿亚图拉哈舍米􀅰沙赫鲁迪 (Ｈａｓｈｅｍｉ Ｓｈａｈｒｏｕｄｉꎬ １９４８—２０１８)ꎮ 他出生于伊拉

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ꎬ 曾加入伊斯兰达瓦党和担任伊拉克伊斯兰革命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ꎮ １９８０ 年来

到伊朗ꎬ １９８９ 年霍梅尼去世后ꎬ 开始得到哈梅内伊的重用ꎮ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９ 年ꎬ 曾担任伊朗司法总监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ꎬ 他开始自称效仿源泉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ꎬ 担任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ꎬ 曾被视为下任领袖

的重要人选ꎮ Ｓｅｅ Ｍｅｈｄｉ Ｋｈａｌａｊｉꎬ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Ｗｈｏ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ｄ Ｐｏｓｔ － Ｋｈａｍｅｎｅｉ Ｉｒａｎ?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ｃｕｓ ＃１１７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 本报告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沙赫鲁迪在伊

拉克和伊朗的政治生活ꎬ 分析了他成为伊朗领袖的可能性ꎮ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ꎬ “Ｃｌｅｒｉｃａｌ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ｍｉｎ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Ｉｒａｎ”ꎬ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ｓｌａｍꎬ

Ｖｏｌ􀆰 １１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２２１􀆰
Ｍａｈｄｉ Ｋｈａｌａｊｉꎬ “Ｉｒａｎ’ｓ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６５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１３３􀆰
在伊朗的所有大学ꎬ 不仅有领袖的私人代表行使特殊权力ꎬ 还有乌里玛负责讲授全体学生必

修的宗教课程ꎮ
Ｍ􀆰 Ｋａｍｒａｖａ ＆ Ｈ􀆰 Ｈａｓｓａｎ － Ｙａｒｉꎬ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ｉｎ Ｉｒａｎ’ 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ꎬ Ｖｏｌ􀆰 ９４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５１０􀆰
每年有 １􀆰 ７ 万名乌里玛进入政府工作ꎮ ２０１３ 年ꎬ 超过 ４ 万名乌里玛申请政府职位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仅在教育部任职的乌里玛就多达 ２ ０００ 人ꎮ Ｓｅｅ Ｍｅｈｄｉ Ｋｈａｌａｊｉ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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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建立经学院以及其他教育机构ꎬ 能够成为全国数量众多的伊斯兰教研究、
宣传和文化机构的负责人ꎮ 它们的经费来自政府预算ꎬ 并按国家政策运转ꎮ
高级乌里玛及其后代还依靠与政权的特殊关系ꎬ 大规模介入经济活动ꎬ 获得

巨额利益ꎮ①

１９７９ 年的革命经历使得伊斯兰政权对乌里玛内部的反对力量保持着高度

警惕ꎮ 乌里玛有能力动员和发动群众ꎬ 被视为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面临的最

大威胁之一ꎮ”② 因此ꎬ 伊斯兰政权组建了乌里玛特别法庭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ｅｒｇｙ)、 “伊玛目萨迪克八十三独立营” ( Ｉｍａｍ Ｓａｄｅｑ ８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Ｂａｔｔａｌｉｏｎ) 等特殊机构ꎬ 打击敢于反对政府的乌里玛ꎬ 阻止他们发表攻击政权

核心原则的言论ꎮ 乌里玛特别法庭③是对付异议乌里玛的主要机构ꎬ 它不受国

家司法制约ꎬ 直接向哈梅内伊负责ꎮ １９８７ 年建立之初ꎬ 该法庭的任务是处理

有关乌里玛的案件ꎬ 以显示对他们的尊重ꎮ 但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该法

庭的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ꎬ 多位乌里玛因发表批评政权的言论被其审判ꎮ
１９９８ 年ꎬ 著名宗教学者穆赫辛􀅰卡迪瓦尔 (Ｍｏｈｓｅｎ Ｋａｄｉｖａｒ) 因为在接受采访

时把伊斯兰共和国与专制政权相提并论ꎬ 而被该法庭判处 １８ 个月监禁ꎮ④ “伊
玛目萨迪克八十三独立营” 建立于 １９８５ 年ꎬ 最初用来动员乌里玛和宗教学生

赴两伊战争前线作战ꎬ １９８９ 年后专门用来监控全国宗教界ꎮ 其成员均为乌里

玛ꎬ 且须接受一定的军事训练ꎮ⑤

１９８９ 年ꎬ 哈梅内伊下令建立的乌里玛和经学院学生巴斯基组织 (Ｃｌｅ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ｅ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Ｂａｓｉｊ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简称 “乌里玛巴斯基”) 也是打击反

对派乌里玛和宣扬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力量ꎮ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ꎬ 大阿亚图拉蒙塔

泽里在批评哈梅内伊后ꎬ 乌里玛巴斯基破坏了他的办公室和住所ꎬ 把他软禁

􀅰５６􀅰

①
②

③

④

⑤

设拉子的一个出租车司机告诉笔者ꎬ 要找到工作就得追随一个大阿亚图拉ꎮ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ｕｒｚｍａｎꎬ “Ｃｒｉｔｉｃ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ｎ”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 １５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１ꎬ ｐ􀆰 ３４１􀆰
关于乌里玛特别法庭的详情ꎬ ｓｅｅ Ｍａｊｉｄ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ｉꎬ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ｌｅｒｇｙ: Ｒａｉｓｏｎ ｄ’ êｔｒｅ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ꎬ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Ｉｒａ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０􀆰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ｕｒｚｍａｎꎬ “Ｃｒｉｔｉｃ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ｎ”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 １５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１ꎬ ｐ􀆰 ３４９􀆰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ꎬ “Ｃｌｅｒｉｃａｌ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ｍｉｎ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Ｉｒａｎ”ꎬ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ｓｌａｍꎬ

Ｖｏｌ􀆰 １１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２２３ － 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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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６ 年时间ꎮ① ２００９ 年以来ꎬ 乌里玛巴斯基在全国所有的宗教学校都建立了

办公室ꎬ 由其招募、 训练宗教学生和乌里玛ꎮ 依据 ２０１６ 年的数据ꎬ 乌里玛巴

斯基下属的乌里玛和宗教学生多达 １５􀆰 ９ 万ꎮ②

通过多种措施ꎬ 伊斯兰政权基本保证了乌里玛内部的思想统一ꎬ 构造了

由乌里玛和宗教学生为主的亲政权庞大网络ꎮ 新一代忠于领袖的乌里玛也取

得了对传统乌里玛的优势ꎬ 成为哈梅内伊在经学院和社会上执行其政策的关

键依靠力量ꎮ 大部分乌里玛被纳入伊斯兰政权体系ꎬ 全面丧失了在宗教、 政

治、 经济和思想等方面的独立性ꎮ

什叶派乌里玛与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危机

伊朗伊斯兰革命使得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空前密切ꎮ 伊斯兰政权的性质决

定了宗教的政治化、 工具化、 体制化和法律化ꎮ 伊斯兰教是政权合法化的手

段ꎬ 宗教本身被置于政权的控制之下ꎬ 宗教知识的传承和生产也必须服务于

政权的利益ꎮ③ 由于伊斯兰教的国家化ꎬ 宗教虔诚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ꎮ
外在的宗教表达不再是单纯的宗教行为ꎬ 而具有了鲜明的政治意义ꎮ 自愿或

非自愿的宗教虔诚有助于增加他人的信任ꎬ 扩大社会和经济网络ꎬ 成为获取

权力和财富的必要条件ꎮ 很大程度上ꎬ 宗教是当前伊朗最大的产业ꎬ 数量庞

大且不断增加的宗教场所、 宗教学校、 宗教机构和宗教活动吸纳了巨额资金ꎬ
使得伊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宗教繁荣景象ꎮ 但是ꎬ 由于伊斯兰政权对宗教资

本的过度透支ꎬ 人们对世俗和自由价值观越来越支持ꎮ④ 宗教的物质化也引发

了人们的不满ꎬ 使得宗教本身成为政权的沉重负担ꎮ⑤

伴随着宗教的政治化ꎬ 什叶派乌里玛作为制度化政治精英在伊朗崛起ꎮ

􀅰６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Ｄ􀆰 Ｂｒｕｍｂｅｒｇꎬ 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 Ｋｈｏｍｅｉｎｉ: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Ｉｒａｎꎬ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１ꎬ ｐ􀆰 １７２􀆰

Ｓａｅｉｄ Ｇｏｌｋａｒ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２７􀆰
Ｂｅｈｒｏｏｚ Ｍｏａｚａｍｉꎬ Ｓｔａｔｅꎬ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ａｎꎬ １７９６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１４８􀆰
Ｍａｎｓｏｏｒ Ｍｏａｄｄｅｌꎬ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ｅｍｅｓｉ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Ｉｒａｎｉａｎｓꎬ”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Ｖｏｌ􀆰 ２９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１２６ –３６􀆰
笔者在伊朗访学和调研期间到过 ３０ 多座城市ꎬ 很少看到民居、 酒店等建筑工地ꎬ 但清真寺和

圣墓等许多宗教场所却在持续修建中ꎮ 部分伊朗人指责政府把稀缺的资金投资于宗教ꎬ 而不是用来发

展经济和创造就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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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执掌了政权ꎬ 彻底改变了伊朗统治阶层的构成ꎬ 进而全面实践自身的政

治理念ꎮ 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开始最大限度地影响伊朗的发展ꎮ 他们融合现代

政治思想和经过革命化改造的什叶派政治思想ꎬ 以总统、 议会等民主选举体

现民意ꎬ 以终身制的领袖和宪法监护委员会等特殊机构进行宗教规约ꎬ 进而

建立了政教紧密结合的伊斯兰共和国ꎮ 因此ꎬ １９７９ 年以来的政权建设是什叶

派乌里玛基于伊斯兰教进行大胆政治创新的结果ꎬ 反映了他们对现代社会的

了解和适应程度ꎮ
但是ꎬ 什叶派乌里玛主导伊斯兰政权的事实也规定着国家的发展限度ꎬ

进而与政权的内外危机之间构成深层的因果关系ꎮ 毋庸置疑ꎬ 政治是决定伊

斯兰革命发展方向的核心逻辑ꎬ 又是 １９７９ 年后伊斯兰政权进行决策的首要依

据ꎮ 霍梅尼的反国王活动使得声望较低的他成为伊朗首屈一指的大阿亚图拉ꎬ
１９８９ 年后伊斯兰政权的政治利益导致哈梅内伊成为伊朗国内追随者最多的效

仿源泉ꎮ① 然而ꎬ 宗教作为独特的因素ꎬ 也会对现实政治形成强有力的制约ꎮ
乌里玛的宗教情感、 学识和观点必然通过他们极大地影响伊朗发展ꎮ 乌里玛

是宗教职业者ꎬ 会更加坚定地维护伊斯兰教ꎮ 这种被神圣化的感情可能会导

致掌握权力的乌里玛偏离理性判断的轨道ꎮ 正如 １９８９ 年霍梅尼发布追杀拉什

迪的法特瓦ꎬ② 他为了维护宗教信仰ꎬ 没有顾及国际社会的反应和伊斯兰教被

误解的后果ꎮ 执行伊斯兰教法普遍被视为伊斯兰国家的主要标准ꎬ 但就起源

而言ꎬ 伊斯兰教法是教法学家为了以宗教规范现实而进行创制的结果ꎬ 带有

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ꎮ 因此ꎬ 什叶派乌里玛在伊朗的全面伊斯兰化政策必然

造就宗教理想与复杂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ꎮ③ 此外ꎬ 乌里玛的专长在宗教领

域ꎬ 他们的知识储备与国家专业化治理需要之间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ꎮ④

因此ꎬ 虽然什叶派乌里玛击败了其他所有力量ꎬ 掌握了国家政权ꎬ 但他

们必然遭遇各种难题和挑战ꎮ 革命的激情曾促使伊朗人普遍支持伊斯兰政权ꎬ
爱国的热情也让他们在两伊战争期间忍受生活的困难ꎮ 但是ꎬ 任何革命最终

􀅰７６􀅰

①
②

③
④

按照常规ꎬ 霍梅尼和哈梅内伊若非政治原因ꎬ 都不可能取得如此高的宗教地位ꎮ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ꎬ 英籍印度裔作家拉什迪出版了小说 «撒旦诗篇»ꎬ 由于其内容被穆斯林认为亵

渎了先知穆罕默德ꎬ 而引发了极大争议ꎮ １９８９ 年 ２ 月ꎬ 霍梅尼发布法特瓦ꎬ 号召杀死拉什迪以及该书

出版商ꎮ 此事件导致伊朗与英国等西方国家关系急剧恶化ꎮ
实际上ꎬ １９７９ 年后伊朗伊斯兰化的深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ꎮ
虽然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不断有乌里玛在完成宗教教育后接受大学教育ꎬ 甚至获得博士学位

(比如现任总统鲁哈尼)ꎬ 但乌里玛总体上还是一个以宗教为职业的群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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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必须得经受形而下的 “绩效考核”ꎬ 是否有经济的获得感必定成为伊朗人

判断革命进步与否的根本标准ꎮ ４０ 年来ꎬ 伊朗虽在许多方面有所发展ꎬ 但并

未达到人们的预期ꎬ 就业和收入成为越来越多伊朗人的最大困扰ꎮ 对自由更

加敏感的年轻人不满政权以执行教法之名对人们生活进行干预ꎬ 妇女的头巾

成为富有象征意义的矛盾焦点ꎮ 随着对现实不满情绪的积聚ꎬ 相当多的伊朗

人在质疑、 批判甚至否定伊斯兰革命ꎬ 强烈要求乌里玛返回清真寺ꎮ 他们怀

念巴列维国王ꎬ 认为伊斯兰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错误ꎮ 有的老年人后悔当年走

上街头反对国王ꎮ① 显然ꎬ 伊斯兰政权已经陷入一定的合法性危机ꎬ 而发展不

力成为问题的根源和核心ꎮ
当伊斯兰政权无法满足许多伊朗人的愿望时ꎬ 什叶派乌里玛也遭遇了历

史上空前的形象危机ꎮ② ４０ 年来ꎬ 什叶派乌里玛主导着国家政权ꎬ 是伊朗最

重要的权力阶层ꎮ 按照权力和责任对等的原则ꎬ 他们理应对国家的发展肩负

最大的责任ꎮ 但是ꎬ 什叶派乌里玛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难以履行这个沉重

的职责ꎮ 事实也证明ꎬ 政教一体的体制对什叶派乌里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ꎮ 伊

朗民众在过去 ４０ 年对乌里玛的认识和评价发生了巨变ꎬ 乌里玛的污名化成为无

法扭转的趋势ꎮ③ 部分伊朗人认为ꎬ 乌里玛已经被权力和财富腐化ꎬ 他们不劳

而获ꎬ 是伊朗问题的总根源ꎮ④ 多年以来ꎬ 与高级乌里玛子女或者亲戚相关的

腐败事件多次发生ꎮ⑤ 贫富差距和困难生活导致伊朗人的社会怨恨不断聚集ꎮ⑥

因此ꎬ 虽然就权力和财富而言ꎬ 乌里玛是伊斯兰政权的最大获益者ꎬ 但

他们为此也付出了与民众严重疏远的代价ꎮ⑦ 历史上乌里玛既为民众提供宗教

􀅰８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依据笔者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在伊朗的调研ꎮ
笔者在伊朗阿拉梅􀅰塔巴塔巴伊大学教授汉语期间ꎬ 一位大四学生因为担心遭受同学嘲笑ꎬ

一直对他们保密他父亲的阿訇身份ꎮ
１９７９ 年后ꎬ 伊朗民间用来称呼宗教学者的阿訇 (Ａｋｈｕｎｄ) 和毛拉 (Ｍｏｌｌａ) 转变为贬义词ꎬ

鲁哈尼 (Ｒｕｈａｎｉ) 作为对宗教学者的敬称ꎬ 在官方媒体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ꎮ
笔者在伊朗调研期间ꎬ 多次听闻人们对乌里玛的不满ꎬ 一个出租车司机称阿訇无所事事 (“ｄｏ

ｎｏｔｈｉｎｇꎬ ｂｕｔ ｅａｔ ｅｖｅｒｙ ｔｈｉｎｇ”)ꎮ
Ｓ􀆰 Ａ􀆰 Ａｒｊｏｍａｎｄꎬ Ａｆｔｅｒ Ｋｈｏｍｅｉｎｉ: Ｉｒａｎ Ｕｎｄｅｒ Ｈｉ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ｒｓꎬ Ｃａｒ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６２􀆰
许多人厌恶现在的乌里玛ꎬ 却依然热爱霍梅尼ꎬ 因为他生前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ꎮ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底ꎬ 记者约翰􀅰彭斯记录了一件在伊朗的真实事情ꎮ 一个宗教学者穿戴缠头和披

风在路边等出租车ꎬ 但 １２ 辆空车驶过都没停ꎮ 于是他回家换了西服ꎬ 立刻就坐上了车ꎮ 司机从后视镜

看到他浓密的胡须问他是不是毛拉ꎬ 他坦率地承认ꎮ 司机说: “如果第一眼看到你时就想到你是毛拉ꎬ
我就不会停ꎮ” Ｓｅｅ Ｊｏｈｎ Ｆ􀆰 Ｂｕｒｎｓꎬ “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ｒｙ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３０ꎬ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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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ꎬ 与后者须臾不可分离ꎬ 又为民众利益代言ꎬ 领导他们反对专制王权ꎬ
但现在他们已经丧失了与民众水乳交融的条件ꎮ 不仅如此ꎬ 伊斯兰政权的建

立改变了什叶派乌里玛在伊朗社会结构中的地位ꎬ 消除了他们与巴扎商人和

地主同盟关系的基础ꎮ 这些巨变是 １９７９ 年后乌里玛官僚化的必然结果ꎬ 它摧

毁了什叶派内部的传统结构ꎬ 严重削弱了乌里玛为伊斯兰政权提供合法性的

能力ꎬ 也为乌里玛的前途和命运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ꎮ
伊斯兰政权的危机引发了乌里玛内部的分裂ꎬ 也促使部分乌里玛开始反

思ꎮ 异议乌里玛的批判和反对一直是伊斯兰政权的伴生现象ꎮ 大部分乌里玛

对政权要么表示支持ꎬ 要么保持沉默ꎬ 但始终有乌里玛在表达不同的意见ꎮ
它作为某种形式的乌里玛内部的冲突ꎬ 损坏了宗教的神圣性ꎬ 显示着政权的

另一种危机ꎮ 部分乌里玛坚持认为ꎬ “教法学家统治” 的思想是对什叶派传统

的背离ꎬ “真正的乌里玛不想要权力􀆺􀆺乌里玛的真正任务是劝导人民”ꎮ①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有的乌里玛为了表达不满和免受民众的轻蔑ꎬ 自愿放弃

了身份的外在标志———缠头ꎮ 他们批评哈梅内伊不是大阿亚图拉却继任领袖ꎬ
认为政权并没有兑现实现社会正义的诺言ꎬ 要求清真寺与政治相分离ꎬ 以便

神圣的宗教不要因为政权的失败而担负罪责ꎮ② 大阿亚图拉蒙塔泽里是异议乌

里玛最著名的代表ꎬ 他倡导以法基赫民主制为核心的政治思想ꎬ 对伊斯兰政

权形成很大压力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ꎬ 因总统选举引发的抗议运动成为新千年伊朗最严重的政治

事件ꎬ 政府对抗议者的暴力镇压ꎬ 导致乌里玛进一步分裂ꎮ 哈梅内伊两次前

往库姆ꎬ 拜访多位大阿亚图拉ꎬ 争取他们的支持ꎬ 但只有大阿亚图拉哈麦达

尼 (Ｈａｍｅｄａｎｉ) 谴责抗议运动ꎬ 多位大阿亚图拉拒绝与他会面ꎮ 以蒙塔泽里

为首的大阿亚图拉公开支持抗议者ꎬ 抨击政府的镇压ꎮ 其他的大阿亚图拉没

有公开表达立场ꎬ 但大阿亚图拉霍拉萨尼 (Ｋｈｏｒａｓａｎｉ) 私下指责他的女婿、
司法总监萨迪克􀅰拉里贾尼 (Ｓａｄｉｑ Ｌａｒｉｊａｎｉ) 粗暴对待囚犯和抗议者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ꎬ 被伊朗人寄予改革希望的鲁哈尼赢得总统选举ꎬ 但体制的惯性使得

他难有作为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 鲁哈尼第二次当选总统后ꎬ 公开和哈梅内伊互相

􀅰９６􀅰

①

②

Ｈ􀆰 Ｅ􀆰 Ｃｈｅｈａｂｉꎬ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Ｉｒａｎ: Ｈｏｗ Ｔｈｅｏｃｒａｔｉｃ ｉｓ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ꎬ Ｄａｅｄａｌｕｓꎬ
Ｖｏｌ􀆰 １２０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９１ꎬ ｐ􀆰 ８２􀆰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ｕｒｚｍａｎꎬ “Ｃｒｉｔｉｃ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ｎ”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 １５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１ꎬ ｐ􀆰 ３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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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ꎬ 罕见地宣称领袖的政治合法性应该由人民来决定ꎮ① 事实证明ꎬ 伊斯兰

政权面临的问题扩大了乌里玛内部的矛盾ꎮ
由上述可知ꎬ 乌里玛执政后伊朗的发展困境导致伊斯兰政权陷入了危机ꎬ

而危机本身又进行 “反噬”ꎬ 使得乌里玛成为主要的 “受害者”ꎮ 乌里玛的首

要身份不再是以替主传道为主要任务的宗教学者ꎬ 而是以维护伊斯兰政权生

存为核心目标的政治集团ꎮ 这一转变决定了评价乌里玛的标准不再是宗教ꎬ
而是任何政权都必须面临的执政效果ꎮ

什叶派乌里玛与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前景

近年来ꎬ 虽然伊斯兰政权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ꎬ 但它依然具有较强的

韧性和稳定性ꎮ 该政权通过以油气资源为核心的利益分配以及高度专业化的

意识形态工作ꎬ 使其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ꎬ 而什叶派乌里玛就是其主要的组

成部分ꎮ 伊朗乌里玛虽然具有明显的阶层意识和认同ꎬ 但他们从来就不是一

个统一的整体ꎬ 其内部政治观点一直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ꎮ 然而ꎬ 无论是改

革派ꎬ 还是保守派ꎬ 都是伊朗体制内的合法力量ꎮ 他们确实在进行激烈的权力

斗争ꎬ 但都是伊斯兰政权的维护者ꎬ 而不是否定者ꎮ 即便是曾被视为反对派灵

魂人物的大阿亚图拉蒙塔泽里也只是试图修正法基赫制ꎮ 换言之ꎬ 他们在维护

政权生存方面具有高度一致的利益ꎮ 决心颠覆整个政权的乌里玛只占很少的比

例ꎬ 而且很难产生较大的影响ꎮ 部分乌里玛反对的只是哈梅内伊ꎬ 而不是伊斯

兰政权ꎮ 总之ꎬ 作为该政权主要获益者的乌里玛和宗教学生是伊斯兰政权的核

心支持力量ꎬ 他们的前途早已和政权的命运息息相关ꎬ 高度一体ꎮ
哈梅内伊继任领袖后ꎬ 以多种措施实现了对大部分乌里玛的整合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ꎬ 哈梅内伊在库姆向乌里玛和宗教学生讲话时宣称: “什叶派经学院ꎬ
尤其是库姆经学院ꎬ 是 (伊斯兰) 政府之母和这场革命的创造者􀆺􀆺母亲怎

么会漠视她的孩子ꎬ 对他毫不关心呢􀆺􀆺经学院和伊斯兰共和国的关系以互

助为根基ꎮ 政府支持经学院ꎬ 经学院支持政府􀆺􀆺在今天的伊朗ꎬ 乌里玛和

伊斯兰教的命运与伊斯兰政府的命运紧密相连ꎮ 即便稍稍破坏伊斯兰政府ꎬ

􀅰０７􀅰

① Ｓａｅｅｄ Ｋａｍａｌｉ Ｄｅｈｇｈａｎꎬ “Ｒｉｆ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ｒａｎ’ ｓ Ａｙａｔｏｌｌａｈ ａｎｄ Ｒｅ － 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Ｗｉｄｅｎｓ”ꎬ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 ２２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７ / ｊｕｎ / ２２ꎬ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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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里玛和伊斯兰社团将承受的后果ꎬ 相比其他人民要严重得多”ꎮ ①哈梅内伊

这次前所未有的讲话是对伊朗全体乌里玛的明确提醒和警告ꎬ 他针对 ２００９ 年抗

议运动后乌里玛内部出现的不同声音ꎬ 阐述了乌里玛和伊斯兰政权关系的实质ꎮ
很大程度上ꎬ 乌里玛已经成为伊斯兰政权的代名词ꎮ 伊朗既难以产生没有乌里

玛参与的伊斯兰政权ꎬ 也难以想象主动放弃政权的乌里玛ꎬ 由于伊斯兰革命ꎬ
两者的利益已经被高度同构ꎮ 实际上ꎬ 当前大部分乌里玛早已没有选择ꎬ 他们

难以承受丧失这个政权的后果ꎬ 只有支持或者默认它的统治ꎮ② 少量异议乌里玛

既难以对伊朗面临的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ꎬ 也无法再像 ７０ 年代末赢得

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ꎮ 处于体制之外的他们无法成为政权的根本变革力量ꎮ
伊斯兰政权不仅基本控制了乌里玛ꎬ 也对社会进行了全面渗透ꎬ 使得体

制外的组织化反对派缺乏壮大的空间ꎮ 巴列维时期ꎬ 虽然国王以秘密警察机

构萨瓦克等暴力机器实行专制统治ꎬ 但宗教力量并未被收编ꎬ 乌里玛、 宗教

场所和经学院都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ꎮ １９７９ 年后ꎬ 尤其是在哈梅内伊时代ꎬ
宗教学校和包括清真寺和圣墓在内的所有宗教场所都被纳入了权力体系ꎬ 在

这些地方服务的乌里玛成为事实上的政府雇员ꎮ 他们负责宣扬官方意识形态ꎬ
把国家权力伸展到社会的各个角落ꎮ 在巴列维时期ꎬ 宗教学校和宗教场所是

反政府的据点ꎬ 现在则成为政权控制社会的平台ꎮ③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以

教法和政治为特征的官方伊斯兰教的强势发展ꎬ 导致民间伊斯兰教的兴起ꎬ
名为 “马达赫” (Ｍａｄｄａｈ)④ 的宗教演唱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民众ꎮ 于是ꎬ 他

们也很快被纳入了政府的统一管理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伊朗全国获得登记的马达赫多

达 ４􀆰 ８ 万人ꎬ ２０１４ 年ꎬ 政府创建专门的大学来培养马达赫ꎮ⑤ 伊斯兰政权不允

许任何具有社会动员潜能的宗教资源处于其控制之外ꎮ ２０ 世纪末期ꎬ 以索罗

什 (Ｓｏｒｏｕｓｈ)⑥ 为代表的宗教知识分子的兴起成为伊朗思想界的重要现象ꎮ

􀅰１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ｅｈｄｉ Ｋｈａｌａｊｉꎬ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 Ｔｈｅ Ｓｈｉｉｔｅ Ｃｌｅｒｇｙ Ｐｏｓｔ －Ｋｈａｍｅｎｅｉꎬ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Ｎｏ􀆰 ３７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 ｐ􀆰 １􀆰

乌里玛及其家人是历次亲政权游行的主要参与者ꎮ
由于清真寺高度政治化ꎬ 笔者遇到的许多伊朗人宁愿呆在家里礼拜ꎬ 也不愿去那里礼拜ꎮ 因

此ꎬ 在伊朗不能以一个人是否去清真寺礼拜作为信仰是否虔诚的标志ꎮ
在阿舒拉节时ꎬ 最常见的情景之一是马达赫高唱纪念侯赛因的哀歌ꎬ 众人用双手拍打胸脯ꎮ
Ｍｅｈｄｉ Ｋｈａｌａｊｉꎬ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Ｓｈｉｉｔｅ Ｃｌｅｒｇｙ Ｐｏｓｔ －Ｋｈａｍｅｎｅｉꎬ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Ｎｏ􀆰 ３７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 ｐ􀆰 １５􀆰
索罗什 １９４５ 年生ꎬ 目前生活于美国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曾热情追随霍梅尼ꎬ 但 ９０ 年代后思想发

生重大转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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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宗教为武器ꎬ 反对教法学家的绝对权威ꎬ 对伊斯兰政权形成了挑战ꎮ①

但是ꎬ 在现有环境下ꎬ 他们的思想无法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ꎬ 更难导致

反对派政治组织的产生ꎮ
因此ꎬ 鉴于伊朗的经济形势与政权和民众之间多年累积的矛盾ꎬ ２０１７ 年

年底大规模抗议运动②的爆发并非意料之外的现象ꎬ 但类似的运动不可能像在

突尼斯和埃及一样改变政权的 “颜色”ꎮ 伊朗伊斯兰政权以乌里玛为中介、 以

宗教网络为基础ꎬ 牢固扎根于民间ꎬ 能够应对任何缺乏有力组织和领导的民

间抗议活动ꎮ 就当前而言ꎬ 伊朗国内最敏感和乌里玛最关心的问题是谁将继

任下一任领袖ꎮ 由于哈梅内伊③年岁已长ꎬ 继承问题已被政权提上议事日程ꎮ
依据宪法ꎬ 领袖由专家会议选举和任命ꎮ 专家会议的成员有 ８８ 名ꎬ 任期 ８
年ꎮ 最新一届在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选举产生ꎬ 极有可能会决定领袖的人选ꎮ 伊斯兰

革命卫队作为政治、 经济、 军事和宗教的强大复合体ꎬ 在继承问题上也具有

很大的发言权ꎮ 目前ꎬ 虽然多人被国内外视为可能的人选④ꎬ 但谁会是领袖依

然是最大的谜题ꎮ 鉴于哈梅内伊的强大影响ꎬ 他的意愿将是决定人选的关键

因素ꎮ 对他而言ꎬ 能否忠诚和保卫伊斯兰政权无疑是首要的标准ꎮ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ꎬ 哈梅内伊在接见专家会议成员时就明确提出: “专家会议应该继续革命ꎬ
应该以革命的标准思考和行动ꎮ”⑤ 当前ꎬ 专家会议内部保守派占据绝对多数ꎬ
宪法监护委员会和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这两个强势机构也由保守派主导ꎮ 因

此ꎬ 下任领袖不可能是哈塔米⑥等在民众中声望很高的改革派人物ꎬ 而只能出

自保守派阵营ꎮ 在目前国内外局势极为严峻的情况下ꎬ 领袖的交接既面临着

巨大的风险ꎬ 也可能成为伊朗重大变革的契机ꎮ 但是ꎬ 无论下任领袖是谁ꎬ

􀅰２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吕耀军: «宗教与民主: 阿卜杜卡里姆􀅰索罗什人权思想浅析»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５ 年

第 ５ 期ꎬ 第 ４９ ~ ６１ 页ꎮ
此抗议事件是伊朗继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总统大选风波之后的又一重大政治事件ꎬ 因其发生在伊历

１３９６ 年 １０ 月 ７ ~ １４ 日ꎬ 亦被 “十月抗议” 事件ꎮ
哈梅内伊 １９３９ 年生ꎬ 多次被传出身体状况恶化的消息ꎮ 早在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ꎬ 他就曾做过胃部

手术ꎮ
这包括哈梅内伊的二子穆智塔巴 (Ｍｏｊｔａｂａꎬ １９６９ 年生)、 马什哈德里扎圣陵监护人莱西

(Ｒａｉｓｉꎬ １９６０ 年生)、 司法总监萨迪克􀅰拉里贾尼 ( Ｓａｄｅｑ Ｌａｒｉｊａｎｉꎬ １９６１ 年生) 和现任总统鲁哈尼

(１９４８ 年生) 等人ꎮ
Ｍｅｈｄｉ Ｋｈａｌａｊｉꎬ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Ｗｈｏ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ｄ Ｐｏｓｔ － Ｋｈａｍｅｎｅｉ Ｉｒａｎ?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ｃｕｓ ＃１１７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ꎬ ｐ􀆰 ８３􀆰
哈塔米生于 １９４３ 年ꎬ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５ 年曾连任两届伊朗总统ꎬ 是当前最受伊朗人尤其年轻人欢迎

的政治人物之一ꎮ



什叶派乌里玛与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演进　

什叶派乌里玛必定是其主要的依靠力量ꎬ 他们也必定在国家政治中继续发挥

关键作用ꎮ

Ｓｈｉｉｔｅ Ｕｌａｍ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ｇｉｍｅ ｉｎ Ｉｒａｎ

Ｌｉ Ｆｕｑｕ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ｈｉｉｔ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１５０１ ｌａｉｄ ｔｈｅ ｋｅｙｎｏｔｅ ｏｆ Ｉｒ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ｎꎬ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ｈｉｉｔｅ Ｕｌｉｍａ ｂｅｃａｍｅ ａ ｍａｊｏｒ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Ｉｒａｎ’ 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９７９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ｇｉｍｅ ｉｎ Ｉｒａｎꎬ ａｎｄ Ｓｈｉｉｔｅ Ｕｌａｍａ ｂｅｃａｍｅ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ｌｙ􀆰 Ｔｈｅ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 ｒｕｌｅ ｂｙ ｊｕｒｉｓｔｓ”ꎬ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Ｆａｑｉｈ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ａｎｄ ｍａｄｅ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ｚｅｄ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Ａｆｔｅｒ １９８９ꎬ
Ｋｈａｍｅｎｅｉꎬ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ꎬ ｕｓ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ｈｉ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ꎻ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ꎬ 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ｔｈｅ Ｓｅｍｉｎ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Ｕｌａｍａ ｆｏｒｃｅｆｕｌｌｙꎬ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ａ ｈｉｇｈ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ｇｉｍ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Ｓｈｉｉｔｅ Ｕｌａｍａ’ｓ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ｈａｓ ｐｌｕ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ｇｉｍｅ ｉｎｔｏ
ａ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ꎬ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ｍａｄｅ ｉｔｓｅｌｆ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ａｎ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ｉｍａｇ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ꎬ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ｇｉｍｅꎬ ｗｉｔｈ Ｕｌａｍａ ａｓ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ꎬ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ｌｙ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ｓｔｉｌｌ
ｈａｓ ｓｔｒｏｎｇ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ｏｖｅｒ ｏｆ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ｉｓ ｆａ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ｒｅａｔ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ｍａｊ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Ｉｒａ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ꎻ Ｉｒａｎꎻ Ｓｈｉｉｔｅ Ｕｌａｍａꎻ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ｇｉｍｅꎻ Ｋｈａｍｅｎｅ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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